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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七， 正当人们沉浸

在节日的气氛中， 突然传来噩

耗： 我国著名的老一辈刑法学

家何秉松教授意外离开了我

们！说意外，是因为虽然先生已

经 87 岁高龄， 但他身体硬朗，

注重锻炼，性格单纯而乐观，据

说现在还坚持游泳和骑自行

车。 他对自己的期许是至少要

活过一百岁， 因为他还有太多

的学术计划。 从友人的微信朋

友圈中得知， 他在入院前还在

勤奋写作， 电脑桌上还堆满了

书籍。没想到，一次简单的身体

不适却由于先生拒绝服药而趋

于严重， 在大年初四晚被迫住

进了医院。最初大家想，先生的

身体底子那么好， 应当不至于

有生命危险， 何况再过三天就

正式上班了， 那时可以有更多

的专家来会诊。 谁知就在节后

上班的第一天， 先生那颗顽强

而坚毅的心竟停止了跳动。

何 秉松教授 1952 年从北

京大学毕业时才刚刚

20 岁，就随院系调整到中国政

法大学的前身北京政法学院执

教 ，60 多年来 ，除因 “文革 ”中

北京政法学院解散而中断教学

工作外， 一直致力于法学教育

和科研工作。因为他 20 岁就走

上讲台， 当时的一些学生都和

他年纪差不多甚至比他还大 ，

如后来成为我国老一辈著名刑

法学家的北大储槐植教授 （本

科 ，和他年龄差不多 ）、社科院

法学所的欧阳涛研究员 （研究

生，比他年龄还大）以及中国政

法大学的不少刑法老师， 如现

在也已年逾八旬的魏克家教授

等都曾经听过他的课。 储槐植

教授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回忆

道：“我和何秉松教授可谓亦师

亦友。 1952 年，当我成为北京

政法学院的学生时， 何秉松教

授刚从北京大学毕业， 到中国

政法大学的前身北京政法学院

执教。 那时他才 20 岁，与我们

这批学生年龄相仿， 甚至还不

如有的学生年龄大。但是，他讲

授的刑法课广征博引， 深受学

生的喜爱，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 ”何先生在中国政法大学

执教 67 载，到去世前还担任着

特聘博士生导师， 期间还曾兼

任过山东大学的刑事法中心主

任、博士生导师，先后培养了数

十名法学博士、 逾百名法学硕

士， 教过的本科生更是不可胜

数。他说：“得天下英才而育之，

是我作为教师的最大心愿 、最

大幸福。 ”在他的学生中，不少

已经成为法学界的知名学者和

司法界的部级高官， 难能可贵

的是， 先生以一贯的平等之心

待人， 鼓励自己的学生独立思

考， 从不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

人。 我翻看自己从研究生时代

开始从他那里获赠的多本著

作，他的落款一直都是“秉松”。

从上个世纪 50 年代开始，

何秉松教授以坚强的毅力和始

终如一的精神， 开始了他在法

学领域尤其是刑法理论、 刑事

立法和刑事司法中长达 60 多

年的辛勤耕耘。 早在 50 年代，

他就参加了当时的刑事立法工

作。此后，在审判日本战犯案件

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中

担任律师。

在 科学研究中， 何秉松教

授多次强调：“自由是科

学的本性，创新是科学的生命。

没有自由，科学将沦为奴婢；没

有创新，科学将枯萎死亡。 ”十

一届三中全会前后， 何秉松教

授发表了一系列有重要影响的

论文， 深刻剖析与反思了法学

领域的极左思想，其中，他与已

故著名法学家余叔通教授联名

发表于 《光明日报 》的 《重温刘

少奇同志关于法制建设的论

述》一文，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

响，受到高度评价，曾参与组织

1978 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一标准》一文发表和讨论的《光

明日报》 原副总编辑马沛文先

生在评价何秉松教授他们的这

篇文章时说，放眼当时的报刊，

“绝无仅有”。这一时期，他发表

的其他重要学术论文还有 《关

于黑格尔学说评价的几个问

题》《研究马克思主义刑法学要

有正确的学风》《试论刑法的民

主原则》等。 其中他发表在《法

学研究》上的长篇论文《试论刑

法的民主原则》，首次倡导并系

统论证了有必要在我国刑法上

确立罪刑法定、 罪刑相适应和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三大原

则。 16 年后，在 1996 年 11 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举行的

一次重要的刑法修订座谈会

上，他再次慷慨陈词，坚持他的

一贯主张 ， 对这三大原则在

1997 年新刑法中的确立起到

了重要作用。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何秉

松教授就开始致力于探索构建

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刑法理论新

体系。 他首先抓住犯罪构成理

论作为突破口， 并在 《法学研

究》发表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

犯罪构成体系》的长篇论文。经

过长期思考和不断积淀， 终于

在 90 年代迎来了他学术生命

中的一个高峰，陆续推出《法人

犯罪与刑事责任》《犯罪构成系

统论》《刑法教科书》 等多部令

人耳目一新的著作。在《法人犯

罪与刑事责任》中，他提出了针

对法人犯罪的 “人格化社会系

统责任论”，创立了自然人刑事

责任与法人刑事责任一体化的

理论新体系；在《犯罪构成系统

论》中 ，他运用现代系统论 ，把

犯罪构成看成是一个整体性 、

主体性 、动态性 、模糊性 、多层

次性、开放性的有机整体，至今

读来仍很受启发； 他的富有特

色的 《刑法教科书 》自 1993 年

问世以来，已在中国出版 6 版，

还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 ，这

是日本第一次翻译出版中国的

法学教材。 《法人犯罪与刑事责

任》在日本也有多篇文章评介，

被日本学术界称为中国法人犯

罪肯定论的代表。

进入 21 世纪，何秉松教授

的研究领域迅速扩大， 先后出

版了 《恐怖主义·邪教·黑社

会 》、《有组织犯罪研究 》（多卷

本）、《刑事政策学》、《新时代曙

光下刑法理论体系的反思与重

构》（中英文版 ）、《全球化时代

犯罪与刑法新理念 》 （中英文

版 ）、《人权防卫论———对传统

刑法理论的反思与超越 》、《中

俄犯罪构成理论比较研究》（中

俄文版）等多部著作。 据统计，

何秉松教授在 2000年之后共出

版著作 10余本，几乎每年一本，

还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上

发表多篇论文，而此时先生已年

逾古稀， 不得不让人惊叹其旺

盛的精力和学术创造力。

何 秉松教授还是一个具有

国际视野和国际影响力

的学者。早期，他翻译过美国著

名犯罪学家路易斯·谢利的《犯

罪与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

化对犯罪的影响》，后来他又翻

译过保罗·罗宾逊的《刑法的结

构与功能》 等国外犯罪学和刑

法学的名著。 他自己的好几部

著作也有日文、 法文和俄文译

本。此外，他还在日本、美国、俄

罗斯、德国、法国等多种学术刊

物上发表了十余篇外文论文。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先生

在晚年以一己之力， 在中国政

法大学的支持下 ，联合中 、美 、

法、德 、意、日 、俄 、西 8 个签字

国的学者，创立了“全球化时代

犯罪与刑法国际论坛”，这是该

领域第一个由中国学者独立发

起和总部设在中国的国际学术

研究机构。 2017 年，第九届论

坛在印度新德里举行， 签字国

发展到 26 个。 至此，这一论坛

包括最主要的西方国家、 金砖

五国和其他重要国家， 遍布全

球五大洲， 成为全球性的刑法

学和刑事政策学的一个重要学

术平台。 鉴于何秉松教授对促

进刑法国际交流的贡献 ，2010

年他曾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

勋章 ，成为迄今为止中国法学

界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在献身

这些学术活动的时候， 他甚至

把自己的家底都贴了进去 ，以

致老两口一直住在没有电梯的

五楼。

何先生辞世的当天夜晚 ，

北京飘起了雪花， 第二天雪越

下越大， 及至初九上午在八宝

山举行先生遗体告别仪式时 ，

大地早已白茫茫一片。 虽然先

生及其家人十分低调， 但通过

中国政法大学的网站及微信朋

友圈获悉此消息的先生海内外

友人和弟子， 以及国内各大法

学院的刑法学科均纷纷发来唁

电和敬献花圈。 在告别仪式现

场， 我见到不少从外地赶来的

学界师友，许多人掩面而泣。回

来的路上，我忍不住想：为何老

天爷要为先生下这样一场大

雪？ 为何那么多人赶来与先生

道别？ 也许是因为先生的那种

纯粹 、刻苦 、自律和甘于清贫

在这年头太难得了吧。 想起陈

寅恪评王国维的那句话 ，用在

先生身上也是贴切的 ： “先生

之著述 ，或有时而不章 。 先生

之学说 ，或有时而可商 。 惟此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

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

永光。 ”

一个人物，一段春秋；先生

之风，山高水长。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法学

所研究员）

■

纪念

从上个世纪 50年代开始，何秉松教授以坚强的毅力和始终如一的精神，开始了他在法学领域尤其

是刑法理论、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长达 60多年的辛勤耕耘。 早在 50年代，他就参加了当时的刑

事立法工作。 何秉松教授献身于这些学术活动，甚至把自己的家底都贴了进去，以致老两口一直住

在没有电梯的五楼。

那个纯粹的学者走了 ———深切缅怀何秉松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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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仁文

2010 年何秉松获颁法国骑

士军团荣誉勋章时留影


